
凝 望 深 冬
和智楣

大寒过后 ，天气愈加寒冷 ，雪簌簌
而下，萧杀清冽，一点点裸露出深冬的
风骨。

没有哪一个季节像冬天这样静寂
沉稳，也没有哪一个季节像冬天这样坦
坦荡荡。 尤其是深冬时节，当万物褪去
缤纷色彩，尘世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都
已渐渐谢幕， 生命便以最初的面貌，不
动声色地传递出一种清灵的写意。

世界非黑即白 ，目光冷静 ，不疾不
徐。 天地变得简单，所有的繁复都归于
平淡，万物被五光十色的外表掩藏的本
质和灵性开始闪现， 天地间一派寒意，
悄无声息地透着深邃而又独特的气韵。

喜欢深冬，很大程度上是被这种繁
华落尽后，生命展现出的纯粹与真实所

吸引。 事实上，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历经
三季轮回，一旦迈入深冬 ，便能更清楚
地看见生活的本质，看见自己本来的面
貌。

除此之外，深冬的辽远，开阔，一望
无垠，同样荡涤着我的灵魂。 天寒地冻，
大雪纷飞，放眼望去，天地间白茫茫一
片，这空旷，这广袤，这萧瑟，这虚无，似
乎透着悲凉。 可是悲凉不是悲伤，不是
沮丧， 展现出的是一种壮丽的悲怆之
美！ 因为这是大地铅华洗尽的一种表
白，是万物复苏前生命力的积蓄 ，有着
别样动人的激越和别样动人的魅惑。

常有人抱怨深冬的严寒和冷酷，殊
不知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有了深冬的严
寒，才能体会到春风的温暖 ，才会迎来

百花争艳的春天。 在人生的旅途中，也
只有经历了深冬般的寒冷和严酷，才会
有收获的喜悦和幸福的瞬间。

不是衰亡，更不是生命的终止。 所
谓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只是深
冬的一个表象。 深冬只是暂时收藏了色
彩，给万物留出休养生息的间隙 ，能够
与自己对视，与光阴对视 ，在苍凉和悲
凉中深思，觉醒。 在冷静的思考中展望
未来，憧憬新生———要知道，深冬过去，
春天，总会到来。

正因为如此， 深冬不仅有寒冷肃
杀，更有冬春之交的蓬勃温情 ，蕴含着
万物复苏的激荡，迸发出能量的孕育与
开始。

记得有一年深冬， 在山间小住，大

雪纷飞，我一个人，独自信步雪中。 天地
沉寂，冬山悠远，满目萧条。 万花纷谢，
千树凋零后的深冬景象，静穆地展现出
无与伦比的淡薄和不可思议的清远。

然而，寒到极处，春天反而近了，即
使天寒地冻，万物隐退，深冬的每一个角
落却都隐藏着希望。 残枝之上隐藏着对
花朵的期待，枯草底下隐藏着对绿色的向
往，鸟羽之间隐藏着对春天的渴盼……

雪越下越大 ，站在风雪中 ，我能清
晰地感觉到 ， 深冬正以一种隐秘的方
式，在我身上悄然推移，生根发芽。 透过
片片雪花勾勒出的茫茫冬色，我再次凝
望深冬，最后锁进眼帘的 ，是冬意里那
一片冷峻萧然的景致， 与万物一起，静
静等待着即将来临的春天。

□散 文

□小小说

□散 文

新日子（外三首）
正 行

翻日历，翻飞一树黄蝴蝶
纵横交错的脉络间
山巍峨，水欢畅，鸟唱蝉鸣
无须持叶铮铮发誓

岁月是棵银杏树
又会长出一树绿蝴蝶
闪光凝露的绿
将日子呈现一种新姿势
仰泳，抑或泅渡
都会在彼岸开出新花朵

在雪野里写诗
大雪隐匿了许多事物
蛰伏的花草虫鸟各怀心事
蛇蛙在洞里安眠
花草伪装枯萎逃避劫难

雪野是张硕大无边的白纸
阳光解冻心之秘密
我们写诗续暖
在寒风中播种春的信息

嫩芽从枯枝里突围
一夜春风便绿了梦的池塘

瑞雪兆丰年

大雪开始封堵门窗
雪白的村庄是座伊甸园

月亮照进炉房
外婆包的饺子飘着菜花香
大舅和表哥围炉温酒
我拿起毛笔开始描红
一笔一笔描在消寒图的字沟里
像耕种田垄里开春的玉米

空椅子
这是父亲留下的一把空椅子
母亲坐在上面
把父亲的故事讲了三年八个月
每到哽咽时，就用泪圆场

如今，他们在山上续写新故事
妻子要搬走空椅子
被我固执地留下来
此刻，冬阳正暖洋洋地
走进阳台，依旧携来几粒鸟鸣

仿佛母亲又在讲故事
我搬张矮凳坐过去
听得哽咽时，就坐上空椅子
抹把眼泪，喊几声娘

□诗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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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郎归五首
程永生

阮郎归·回家始觉痴
百花千草待春时，门前鹊踏枝。
钟情垂柳发还稀，唤君小步移。
春雨密，彩虹低，几行扑面诗。
流连忘返湿罗衣，回家始觉痴。

阮郎归·初春
寒梅迎雪放花时，春风上柳枝。
桃颜羞涩面如诗，蜜蜂怎敢迟？
烟漫漫，雾低低，小山披绿衣。
踏春男女一何痴，山盟付小溪。

阮郎归·回乡
梦方浓郁便回乡，春潮涌大江。

打柴扛树度时光，插田犁地忙。
山雾短，晚霞长，何时返学堂？
忽闻高校又开张，最难别老娘！

阮郎归·写在节后返京之际
春风吹绿柳千行，淮南瑞雪扬。
探春娇杏正攀墙，返程高铁忙。
快买票，慢思量，行囊塞满箱。
似闻银杏溢清香，白宫伴藕塘。

阮郎归·春雪
雪花飞舞下天庭，嗡嗡似有声。
夜深人静益峥嵘，雾凇厚几层？
天冷冷，雾萦萦，风声似古筝。
有灵松柏动诗情，轻歌唱不停！

□诗 歌

小寒辞（外一首）
尚庆海

一年中
最寒冷的节气
在冷风和大雪的加持下
冻结了松软肥沃的土壤
封冻了深情歌唱的河流

我的村庄
固执地伫立在风口
不肯转一下身
似要用苍老的影子
来温暖融化一方泥土
而远在天涯的种子
又该如何播下

把一块冰捂在怀里

我把你捂在怀里
用我的体温融化你
然后，把你捧给
脚下的土地
来灌溉一颗种子

不管你曾经多么冰冷
也不管你曾经多么脆弱
当你回归生命之源时
你的温润与坚韧
慰藉着无数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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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时 光 的 缝 隙 里 过 冬
鲍安顺

河流对岸，有一座村庄 ，还有一片
马尾松林。

童年记忆里，冬天一片空白 ，清冷
空气中，风冷飕飕的，习习逼人。 那河
水，退到了河心，显出来的河岸非常宽
广，无数躺在河滩上的石头，在阳光下
汇集，成了银色突兀的广场。 石头下面，
藏着某种诱惑， 是童年寻找的乐趣，时
光悠悠中的往事回忆。 那时，我与表妹
携着手，踩着快乐的步子，在冬天里欣
喜玩乐，开心极了。

我们一起翻开石头 ， 下面还有石
头，一层层五花八门的，令人眼花缭乱。
偶尔，能捡到透明的石英石，我们称它玛
瑙，对着阳光一照，通透的视线那般宁静
优美。多年后，我想起来，那种通明透彻，
仍然让我的心头打颤。 那时，表妹的目
光也是透彻的，那诱人的亮光，在冬天里
犹如一盏灯，让我看见了时光缝隙中，那
童贞喜悦，在熠熠生辉，让我内心敞亮。

冬天，村庄老屋的墙缝隙 ，恍惚听

到昆虫在吱吱地叫，声音虚无，却又断
断续续，像是惊喜，也像在叫着苦寒。 我
想，那墙中间，那缝隙里的空间里，是昆
虫的家，安了家的冬眠昆虫，并不甘于
寂寞， 它们偶尔在我的想象里叫起来，
像在抵御天气寒冷的袭扰，也像在迸发
激情，叫得沉默又欢乐。 听着虚幻的虫
鸣，望着表妹，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那
笑声惊得天地摇撼，心情也荡漾开来。

马尾松林里，更是有趣，剥开树皮，
可以发现树皮下隐藏着的毛毛虫，后来
才听说那是松毛虫。 虫儿绒绒的，遍体
的毛儿， 一根根细细得让人清晰可见。
表妹见我用手捉了一只松毛虫，她惊吓
得大呼小叫起来，一边跺脚，一边鼠窜
般逃得远远的。 那情景，像中了邪一般，
让我至今想起来，仍然忍俊不禁。 然而，
多年后的一个冬天，我偶尔看见表妹在
村庄外的雪地里，幸福地投进了一个男
人的怀中，那男人在我眼里，就像是一
条松毛虫，让我狼狈逃离，整个身心像

被虫儿咬了，遍体鳞伤。
林间的松鼠，偶尔窜出来 ，一眨眼

就不见了。 那松鼠储藏的过冬食物，几
乎都被塞到老树的缝隙里，只要剥开树
皮，或者凿开一个小洞，就可以发现松
籽、野果、花生、玉米，塞得满满的，无所
没有，就是一个松鼠的大粮仓。 那时，表
妹不断地让我剥皮、开洞，找到了一个
粮仓，她就尖叫着，乐得拍手称快，弄得
我忍俊不禁。

为了阻止表妹无止境的要求，我一
本正经地对表妹说，松林里有冬眠的狗
熊，它在整个冬天不吃也不喝，醒来时
只要用舌头舔舔熊掌，就不饿了。 我还
说，那熊掌老厉害了，一掌就可以扫掉
人的头皮，还可以砸开一扇木板门。 我
继续嘘嘘地说，松林里还有蛇，它无处
不在，窜出来就要咬伤人的。 表妹听了，
却并不害怕，她说，那熊和蛇都冬眠了，
藏在了冬天的缝隙里，不敢出来。

少女时的表妹 ， 没有了童贞的快

乐，也没有了纯美的稚气，她在冬天雾
霾的天气里，透过窗户看着村庄外的松
林与河流 ， 那被暖气熏染的玻璃缝隙
中，出现了黑烟般的阴影，我似乎看见
了，表妹脸上的忧郁，还有她内心深藏
的伤痛，还有沉思。 表妹说，空气污染
了，那冬天的迷雾里，鸟儿还怎么过冬？
我听了说，管他呢，冬天哪有鸟儿，它们
都藏在窝里，岩石的缝隙间。

我老了，表妹也跟着老了。 有一个
冬天傍晚，在村庄里与表妹相聚，她痛
苦地对我说，一到冬天，膝盖缝隙就会
出奇地疼痛，感觉骨头里边，就像进风
了似的，一蹲一起之间，膝盖里边就有
咔咔发响的声音。 我一听，内心五味杂
陈，感觉人在冬天里，生命的时光，就像
一匹小白马， 在细小的缝隙里快速跑
过，那是“白驹过隙”的飞快流逝，在时
光荏苒中，不知不觉，一点点地流逝。 是
呀，那人生冬天，也越来越来近了，可是
时光珍贵，仍要不负韶华。

顺 路
王继琼

大雨倾盆，马晓明刚开门 ，就见一
人跌跌撞撞朝他跑来。

“胡子叔，下大雨了，怎么也不拿把
伞？ ”

男人用外套把一箱牛奶护住，笑眯
眯地说先进屋。

“晓明呀！ 胡子叔不会说话，我就直
说了哈。 ”刚坐下，马晓明的水都还没递
给他，他便说：“我儿子，也就是你兄弟
小初，今年该上初中了，成绩一般。 但是
我想给他找个好的学校，我知道你能办
成这个事，你不是二中的校长嘛！ 在你
这儿就是一句话。 ”

马晓明接水的手停在空中，缓了一
下又才递给他说：“叔，教育是公平的，小
初弟弟的事情。你应该按照程序走，该在
三中读就在三中读，遇到个好班主任，他
如果愿意努力自然会考上好高中。 ”

“可是，我想让他读二中。 ”
“不能你想，要按政策走。 ”
“你可能还记得，那年你妈妈生病，我

一个人把他从葫芦坡背下来，我虽不要你
报答什么，我那是在给自己积德……”

胡子叔见人就说自己帮助过马晓
明家，其中的意思大家都明白。 这些年

马晓明对他们家也不错，逢年过节买礼
物不算， 平时胡子叔有需要出人出力，
甚至是出钱的事他都一件没落下。 恩情
自然报答不完，可是要量化，他报答的
肯定比胡子叔帮他们家的要多。

“叔，这事我真办不到，现在招生都
是教育局说了算。 ”

“你一个校长， 这点顺路带的事都
办不到？ 混得真差。 ”

马晓明不知道再说什么，胡子叔其
实听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 起身离开。
在门口时候又转身说， 既然是校长了，
就要好好混，将来多为家乡人做贡献。

有一句话到嘴边他也没说，“叔，有
些事情可为，有些事不可为。 ”

外面的雨越来越大，马晓明站在床
边呆呆地看着窗外的雨。

下午上班，途经渝中巷。 里面住有
一个问题学生，父母都不在家，跟着奶
奶租房在居民自建房顶层。 对于上学，
他自己觉得可有可无，暑假在砖厂赚了
几千块钱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读书。 时常
听老师说自己的工资三四千，他一个月
就拿到了七千多。 读书多的人还没有读
书少的人赚钱多，为什么还要读书。 他

陷入自己的死循环，无论老师怎么教育
引导，他就一句话不再读书。 由于还在
义务教育阶段，始终无法剔除“学生”这
个身份。 又只能在家呆着，马晓明每天
上班都会顺路喊上他，这段时间他能准
时到校。

“马校长，您没有必要天天来喊，我
能准时到校。 ”

马晓明习惯性地推开他的门，坐在
门口板凳上。

“起来吧！ 徐扬扬，上学。 ”
“您能不能看看现在几点呀？ ”
马晓明这才想起自己没有午休，胡

子叔的事情让他也睡不着。 想着时间还
早，就跟徐扬扬聊起天来。 他用“您”这
样的敬词称呼，马晓明打心底高兴。

“徐扬扬，你还是幸运。 刚好和我住
一条街上， 否者我哪有时间天天来喊
你。 看你有所改变我非常欣慰。 ”

徐扬扬坐起来，笑着说：“这段时间
你跟我聊了许多，我承认你说的那些并
不能改变我。 但是你顺路坚持喊我这
事，确实让我愧疚，我才觉得要准时到
校。 您费心了。 ”

“就是顺路，顺带的事。 ”

“我还有个你顺带能办的事， 能不
能请您帮忙？ ”

“你说说看，别先让我承诺。 ”
“我之前向几个同学借了点钱 ，他

们虽然不敢问我要，但我不能不还。 你
知道我父母知道得打死我，我想向你借
钱，把钱还了，然后尝试读一下书。 ”

“读书这件事 ， 你能给我什么承
诺？ ”

“我只能说如果和我的理想顺路的
话，顺路就带上学习。 尽力搞好成绩，但
不敢保证能搞好。 ”

“行吧！ 你要是欠钱不多我就给你
还了。 ”

“您放心。 ”徐扬扬站起来保证：“不
管我以后成什么人， 你的钱我一定还，
这是规矩。 ”

马晓明心理的阴影彻底散去，心结
也被解开。 帮人的情分要有，要建立在
“规矩”之上。 他顺路帮徐扬扬是在规矩
之内，而帮胡子叔则在规矩之外。 虽然
可以预见帮胡子叔会得到回报，帮助徐
扬扬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但是人必须要
活在规矩内，是徐扬扬教会他这个浅显
的道理。

□词

散落的星群
石泽丰

在黑白交替的日夜之间
我们慢慢终老，在城乡的怀里
草木均以一秋之言 示着
来来往往的世人

回到老家，我
要把小鸟唤进丛林
让星群能找到地球的方向
且能照见
我母亲种过的菜园

当初，她把爱意撒进土地
长出过白菜、萝卜和大蒜
哪怕是寒冬，它们
照样泛着浅浅的绿意

事隔多年，在靠天井的上方
记忆中的那轮圆月
今夜，被风带迷了路
散落的星群在找
我也在找

□诗 歌


